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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的10年中，有一半时间是在虹口消防队从事灭火、防火等工作。在虹口消防救援站队史馆内展出的众多老照片
中，展出了路易·艾黎的一张人像照，身着军装，面目俊朗，略带温暖的目光，似乎正在表达着他和虹口消防以及中国的特殊情缘，表达着这个国际
友人对中国进步未来的渴望！这种预见性的渴望可以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他的描述中窥见一斑，在斯诺的印象里，艾黎“有极强健的四肢
……两条巨腿阔步而行，他那蓝色、深邃的双眸中，仿佛可以看到远方地平线。”远方的地平线，红门正起航……

一、初登世界舞台

对于路易·艾黎而言，在上海的这
段消防生涯，是他在中国革命事业的

“萌芽阶段”，他找到了愿意为之奋斗
的事业，最终成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
战士。

1932年末，路易·艾黎经一位美国
朋友的介绍，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
莱，后又由史沫特莱引荐，结识了宋庆
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大
批中国进步人士。

之后艾黎参加了上海国际性马列主
义学习小组，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
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他还
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的地下斗争，当时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
装在他家屋顶上。正如 1968年宋庆龄
在为艾黎作证明时写到的那样，“在白
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
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

1937 年 ，抗 日 战 争 全 面 爆 发 。 不
久，艾黎辞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汉。他
的新头衔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
总顾问、代理总干事。在整个抗战期间，工
合组织的产品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
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日货的倾销，打击
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起了重要
作用。

1939年 2月，艾黎得知了印度援华医疗
队即将奔赴延安的消息。仿佛一个漂泊的游
子听到了母亲的召唤一样，艾黎马上收拾行
装，登上医疗队的车奔向着心中的圣地——
延安……

在延安，他第一次遇见了毛泽东。他后
来回忆道，“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还有
许多部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忽然走了进来，我
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和他交谈，他善于倾听
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毛泽东询问了
艾黎工合成立以来的发展状况，在对他们的
事业表示赞许的同时，毛泽东还鼓励艾黎坚
持下去。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

随着工合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急需
大量的技术员和指导员，于是艾黎开始尝试
办学。为了纪念自己在上海认识的朋友美国
传教士约瑟夫·培黎，艾黎就将学校命名为培

黎学校。培黎学校最初是为普通的合作
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开设的，因为
大多数学生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于
是就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

时任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
委的彭德怀邀请艾黎到酒泉相见，对艾
黎创办培黎学校的业绩和对解放军西进
的全力支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艾黎在之后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依
然认为，我能够尽力为新中国工作，只
要有此需要，我就将留在中国。”

1977年 12月 2日，邓小平在艾黎 80
岁生日宴会上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
战士、老朋友、老战友”，在总结艾黎一
生的贡献时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
地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
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
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
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
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
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2017年 4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

学院回信时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
舟，在华工作生活 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
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
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黎在中国的工作和奋斗长达 60年之
久，成为新西兰的传奇。他在中国人民最苦
难的时刻来到中国，为遭受剥削的工人奔走
呼喊，自愿赴灾区救助难民，为贫苦孩子创办

“培黎工艺学校”，可谓一生倾情奉献中国。
他终身未婚，却儿孙满堂。他在中国收养的
子女，很多已经四世同堂。

直到去世，艾黎先生一直在中国居住、工
作，他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中国人民
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他
的在华生涯，被世人视为传奇，杰出的贡献赢
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而在上海的 5
年消防生涯，则是他中国事业的起步，他热爱
中国、服务中国、奉献中国的人生道路，也给
当代消防人留下了启迪和思考。

1922年 3月，美国驻北京公使休门致函
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邀请中国参加当年 3
月 9日至 18日在旧金山召开的万国消防联合
会（出自《东方消防》杂志）。

当局颇感为难，时值军阀混战之际，北洋
政府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根本没把消防工
作排上议事日程。内务部虽然主管警政，但
没有管理消防工作的官员，要派吧，哪里找得

出“具有救火专门学问，堪充莅会之任”者。
不派吧，堂堂中华竟派不出相应人员，于北洋
军阀政府的面上说不过去。最后政府决定，
内务部不派官员参加，通知消防机构和设施
比较完善一点的城市派人出席。

当时要论消防机构和设施之完善首推上
海，只是上海的消防主要由英法在租界操办，
不属北洋政府管辖。内务部又想到上海救火

联合会，尽管该会不归官厅所属，完全民办，
但装备较好。于是内务部发文通知江苏省淞
沪警察厅，要他们同上海救火联合会迅即会
商，遴选熟悉消防技术人员二、三员参会。

上海救火联合会作为民办义务消防组
织，到 1912年，已设置东、南、西、北四个区
救火会，会员达 359人，装备英法制造的泵
浦车 4辆，扶梯车 4辆，胶带车 4辆，在辖区
内安装了 800余只消火栓，成绩显著，在全
国影响很大。

联合会最终决定选派朱良才和徐星斋参
会，朱良才 33岁，本是棉花商店的职员，时任
沪南区救火会主任；徐星斋 28岁，本为铁路
技师，精通机械，时任沪北区江湾救火会队
员，他们不仅热心公益、献身消防，而且谙熟
英语。

也因此，中国第一次参与万国消防联合
会，也留下了江湾消防队员的光辉记录。

由此是首次参加国际会议，不知道要做
哪些准备工作，带哪些文件资料，救火会随即
于 5月 12日发函请教京师警察厅，请他们把
万国消防联合会的通知和调查提纲，以及京
师警察厅答复的原稿一并抄示，俾资借鉴。
京师警察厅消防处收函后热情支持，满足上
海的要求，于是救火联合会按万国消防联合
会提出的 15个问题逐条回答，作为与会的主
要文件资料，这是反映上世纪 20年代我国民
办消防的重要史料。

两人的与会旅差费共需 4400银元，救火
联合会开始寄希望于北洋政府，可内务部接
到报告迟迟没有下文。经一再催促，仍然拖
到 7月 1日，淞沪警察厅才通知救火联合会，
政府不解决旅费。

行期在迫，川资无着，好不急人！鉴于事
关国际，救火联合会负责人毛经畴等不得不
出面借银五千元，垫付朱、徐两人赴会费用。
赴美参会的文件资料准备就绪，川资也借贷
妥了，护照又成了难题，救火联合会派副会长
穆湘瑶去北京四处奔走催办，等朱、徐两人拿
到护照，已是启航前夕了。

朱徐两人代表中国参加万国消防联合会

议，不仅是上海救火联合会的大事，也是我国
消防界的大事。隆重而热闹的欢送活动持续
了 4天，上海报界连续作了报道。7月 8日，欢
送活动进入高潮，救火联合会诸同人，会同专
程来沪的江浙两省 30多个县救火会的代表
200余人，在救火联合会总部举行盛大的欢送
宴会，出席这次宴会的还有英法租界救火会
的外籍消防人员，总共 400余人。江浙两省
救火会的代表在宴会上致了《颂词》，朱徐两
人致了答词。

朱徐两人在答词中表示，诸君子联翩莅
止，宠锡感筵，辞藻缤纷，足壮行色。会议终
了，遄返乡邦，得幸不负地方父老者之众望，
皆今日诸先生有以教之。

朱徐到旧金山时离开会日期还有一周，
他们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如饥似渴地参观学
习。旧金山市历史上发生过几乎全城毁灭的
重大火灾，对消防工作极为重视，消防机构和
设施相当完善。市消防总队长马肥亲自陪
同，介绍情况。

朱徐回国后，上海救火联合会的领导听
取了他们的报告后，对消防工作的认识产生
了飞跃。他们一方面深感消防工作的重要，
另一方面深感我国的消防工作仍十分落后，
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于是会长毛
经畴、副会长莫锡纶、穆湘瑶联名，于 1922年
11月 11日写了《呈江苏韩省长文》，慷慨陈
词，劝办火政，为发展地方消防大声疾呼。

韩紫石省长对救火联合会的建议十分重
视，于 10月 23日批示：“据呈已悉，候通会警
察厅，县知事暨各警察局，一体查照，妥速办
理，并随时据报察援”。同时将《呈江苏韩省
长文》通会全省贯彻执行。旧中国许多热心
消防的有志之士为发展我国的消防事业不遗
余力。

尽管在反动统治的桎梏下，他们的许多
设想在当时只是一纸空文，但他们的参会，让
世界了解了中国消防，带回了国外先进的消
防技术和管理制度，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他
们为成就消防事业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
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27年 4月 21日，上海十六铺码头，
30岁的路易·艾黎走下轮船，充满好奇地
打量着眼前这座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
陌生城市。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国最大
的港口居然没有海关，也没有边防检查，
不用办任何手续，外国人可以随意在这个
国家通行。

从码头往外走的时候，一个中国工人
从他身边经过，鄙夷地盯了他一眼，然后
吐了口唾沫。艾黎并没有发作，只是不明
白工人为什么对他这样。因为我是外国
人吗？他擦掉唾沫，快步离开了码头，他
在大街上转着，最后住进了四川路的一家
小客栈。

一路上，他发现在市区几条主要道路
上，车水马龙，建筑高大宏伟，一派繁荣的
景象，但在高大建筑的后面，却是迷宫一
般的逼仄小巷，拥挤不堪的木质结构房
子，臭气熏天，到处都可见乞丐……上海
的这种贫富悬殊令艾黎感到吃惊。

在他的打算中，这或许算是一次不算
长也不算短暂的旅行，他办的是为期 6个
月的签证。此时此刻，他绝对想象不到，
他将愈来愈深地卷入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进程，直至成为 20世纪上海消防乃至中国
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易·艾黎曾作
为新西兰远征军的一员开赴欧洲战场，经
历过生死考验，荣获威尔士亲王勋章。战
后，这位老兵回国办起了牧场，每天要花
上 16小时砍灌木、架围栏、修公路、赶牲
畜，还要自己种菜、挤奶、烧火做饭。由于
战后新西兰经济形势恶化，他的生活十分
艰苦。

1926年，就在牧场经营无以为继，不
得不关闭的那一年，艾黎从报刊上读到了
关于中国革命的消息。天生的好奇心再
次被激发起来，他立马决定去中国。可能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到达中国的第一站上
海后，他竟然穿起了一套比当年的战服还
要沉重的消防装。

几经辗转，朋友曾告诉他巡捕房正在

招募巡捕，他打过仗，应该容易找到一份
工作，但他似乎不感兴趣，却执意在工部
局火政处找了一份消防员的工作。比起
巡捕房，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薪水不
算高，弄不好还要搭上性命。但他想到
了弄堂里简陋的房子和人们对火灾毫无
防范的种种陋习，更重要的是，这是被租
界当局忽视的社会底层，一旦发生火灾，
逃生渺茫，后果不堪。他执意要通过自
己的工作，毫无保留地去帮助那些无力
的人。

他去了虹口救火会，因为出色的工作，
他很快被任命为小队长。后来他在自述
中回忆最初的消防岁月时说，“我每天下
午通常去工厂视察，夜间出去救火，这样
干了 10个月，我记得，第一次值班，就赶上
了 5起火警，其中一起在闸北，另一起在一
家鸟店……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火警
钟声又响了，我再次套上衣服，顺着爬杆
滑下，跃上蓄势待发的消防车……我外出
救火时负责 2号救火车，车上有 10名救火
员 ，他 们 都 很 好 ，我 跟 他 们 学 了 不 少 东
西。”他带领的这支救火队，出警快，效率
高，极受好评。

但他不喜欢跟上司打交道，唯独喜欢
检查工厂，因为这样可以深入拥挤、发臭
的陋巷里的车间，直接接触工人。他曾
经回忆说：“我在工作中可以如我所愿地
检查所有的工厂，这包括直接接触工人
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
工厂和车间……这样的工作是绝大多数
消防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他们不能理
解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去学普通话和
上海话！”

1932年，消防处所在的工部局成立工
业科，艾黎调任工厂安全督察长，专门负
责检查租界内工厂的安全设施。这一新
职位算是彻底发挥了艾黎的特长，也符合
他的兴趣。然而，这项工作却让艾黎极其
痛苦，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太多残忍的场
景，最让艾黎感到痛苦的是童工们在“黑
工厂”里的遭际。当时的许多童工不过八

九岁，往往要工作 12个小时。后面还有工
头手执铁鞭来回走动，如果童工稍有差
错，不是被鞭打，就是被用开水烫。

“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
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
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艾黎
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
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汽的装置。伤口腐
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
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
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
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
权。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
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
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
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路易·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的 10年
中，有一半时间是在虹口消防队从事灭
火、防火等工作，他的同事和朋友们越来
越看不懂他了。一年半后，这个不吸烟不
跳舞的艾黎竟然宣布，他要长期在中国待
下去，不回新西兰了。他们不知道的是，
艾黎在缫丝厂看到那些童工遭受的令人
难以置信的折磨，让他深受刺激。和越来
越多的底层民众接触后，他意识到，不彻
底改变社会现状，就没有出路。他想用自
己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在虹口消防救援站队史馆内展出的众
多老照片中，展出了路易·艾黎的一张人
像照，身着军装，面目俊朗，略带温暖的目
光，似乎正在表达着他和虹口消防和中国
的特殊情缘，表达着他对这国度进步未来
的渴望！

他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厚的期待，这
或许可以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他的
描述中窥见一斑。

1929年，埃德加·斯诺在一次旅行中
认识了艾黎，在斯诺的印象里，艾黎的“面
孔被太阳晒得通红，头发乱蓬蓬地竖起”，

“有极强健的四肢……两条巨腿阔步而
行，他那蓝色、深邃的双眸中，仿佛可以看
到远方地平线。”

二、初识路易·艾黎

三
、
红
色
情
缘

▲ 1987年 4月 21日路易·艾黎来华 6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
其举行庆祝招待会

▲ 1939年末，路易·艾黎（左一）与工合延安事务所成员在窑洞前合影

▼▼ 急公好义金丝绣匾急公好义金丝绣匾


